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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作品的大陆传播与“经典化”过程 

金传胜

（南京大学 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摘　要］白先勇凭借其独树一帜的创作面貌与文学成就，成为新时期最早进入大陆并逐步走向“经典化”的台湾作家。考
察白先勇作品的“大陆之旅”可以发现，文学期刊与出版、学院研究与教育、文学评选活动与跨媒介改编等因素共同促进与推

动了其作品在大陆的传播、流布与“经典化”过程。意识形态语境、商业意识、主流伦理观念等非文学因子也在不同层面、不

同程度，以不同形式影响了白先勇小说的“经典化”路径。此外，作家的将门出身、频繁的媒体“曝光度”与“亲民之举”、新作

的成功宣传等，都对白先勇作品的畅销及其华文经典作家的形象塑构有所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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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当代文学正处于“现在进行时”，任何盖棺
论定似乎都显得为时过早，对于经典的讨论也总是

会引发质疑与论辩。“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作为还进

行着的、我们可以参与其间的历史时空，也许对于

经典建构过程的阐释比结论性的何谓经典的判语

更为重要。”［１］在此意义上，经典标准的阐释也许各

执一词，但文本在具体语境中的经典认证过程及其

背后的权力关系、生成机制则可以分辨、厘清。与

大陆文学相比，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化”

问题显得更为复杂。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与文化

氛围，大陆和台湾两地的文学曾隔绝数十年，直至

新时期后，两岸文学的互动与交往才呈现出欣欣向

荣的态势，既促进了同胞之间的交流与联系，又共

同将华文文学推上世界文学的广大舞台，参与到文

学的“全球化”进程中。

白先勇是新时期最早进入大陆读者与研究者

视野的台湾作家，新世纪后则因推广昆曲和出版其

父白崇禧相关图书而频频成为文化热点。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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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已经成为最为大陆读者和媒体熟知的台湾

作家之一。他的文学作品和文化活动，对两岸文

学、文化的交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中国文

化的海外推广的贡献亦有目共睹。本文选取白先

勇为个案，在承认作家杰出文学成就的前提下，考

察其作品（以小说为主）在大陆的传播、流布与“经

典化”之路，一方面试图发现华文文学跨区域（不涉

及跨文化）传播与接受过程中的一些规律，另一方

面希望通过这一“抽样分析”，为整个“华文共同

体”实现文学对话、共享文学食粮提供一些启示与

反思。

　　一　文学期刊、出版与文学研究、教育

文学期刊是现代文学的重要传播渠道，在影视

网络等新型传媒兴盛之前，更是文学作品被读者关

注、阅读和接受的关键载体。白先勇的文学作品在

大陆的传播即以纸质刊物为其先导。１９７９年６月，
白先勇的短篇小说《永远的尹雪艳》在《当代》创刊

号上刊发。由于《当代》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一

国家级文学出版机构创办，地处首都这一政治、文

化中心，加之作家身份的敏感性（国民党大将白崇

禧之子）、作品自身审美价值的高度，引起了海内外

读者、批评家和作家的广泛关注，而最大的影响则

在编辑出版界。白先勇在《当代》上的“亮相”，“好

像产生了某种‘风向标’作用，使编辑出版界对台港

澳文学和海外华文作品有了一种更客观、更理性、

更宽容、更亲和、更开放的态度，因而有关的刊物和

出版物随之多了起来”［２］。白先勇的小说仿佛报春

鸟最初的啼鸣，宣告了台湾文学“回归”大陆的破冰

之旅，更开启了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在大陆广泛

传播的序幕。白先勇文学作品在大陆的流布、传播

由此稳步推进，通过多种媒介载体持续不断地升

温，逐步地走向“经典化”。

紧接在《当代》之后，１９７９年第５期的《收获》
刊载了白先勇的《游园惊梦》，《作品》第９期刊登
了短篇小说《思旧赋》。进入８０年代，大量文学期
刊创刊，读者对文学的热情不减，对台湾文学也从

先前的陌生走向熟悉、亲切。《海峡》《福建文学》

《台港文学选刊》《海内外文学》《华文文学》等众多

刊物都曾登载白先勇的作品，以短篇小说为主，偶

有散文。其中１９８８年第４期《小说选刊》还选载了
《谪仙记》（原载《文汇月刊》１９８８年第１期）。

文学期刊对白先勇的“发现”，进一步引发了大

陆出版机构对白先勇作品的青睐。１９８０年９月，广
西人民出版社首先出版了由王晋民编选的《白先勇

小说选》。此后，福建人民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

司等出版机构也相继出版了多种白先勇短篇小说

的选集，岭南美术出版社还曾推出《花桥荣记》的连

环画图书。以短篇小说集《台北人》为例，从１９８５
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首次在大陆出版以来，人民文

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作家出版社、时代文艺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都曾推

出，再版多达９次。再如白先勇迄今唯一的一部长
篇小说《孽子》，１９８７年由北方文艺出版社首次推
出，编选者即莫言作品的主要英译者、“英文世界地

位最高的中国文学翻译家”［３］———美国汉学家葛浩

文先生（ＨｏｗａｒｄＧｏｌｄｂｌａｔｔ）。近一年后，人民文学出
版社即再版。９０年代至新世纪，上海文艺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花城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

社、重庆出版社等又先后刊行。其他各种选录白先

勇小说与散文作品的纸质媒介与图书更是难以计

数。值得一提的是，２０００年，花城出版社推出了
《白先勇文集》，２００９年再版。这是大陆目前搜罗
白先勇文学作品较为全面、完整的一套集子，共分５
卷，收录小说、散文、论文、戏剧、电影脚本、访问、对

谈等不同文体。２００４年，白先勇与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首次合作，推出了《姹紫嫣红牡丹亭》，此后该

出版社又出版了《台北人》《纽约客》《孽子》《寂寞

的十七岁》《树犹如此》《白崇禧将军身影集》《关键

十六天：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白先勇、廖彦博合

著）。这一“理想国·白先勇作品”系列丛书初具

作家全集的面貌，以精美的装帧与较高的印刷质量

在读者中深受好评。如果排除琼瑶、古龙等在大陆

畅销的台湾通俗作家仅就严肃文学而论，白先勇作

品的大陆出版量遥遥领先，且保持着有增无减的良

好势头，几乎可谓形成了白先勇相关图书的“出版

热”。“从本质上说，出版作为一种文化媒介，它对

当代台湾经典性小说价值在祖国大陆传播与接受

的深广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４］

学术研究成果为文学教育提供了教学资源，而

文学教育也促使普通读者向专业研究者的转化，两

者合力促动文学的社会传播与经典构建。在大学、

研究所等学院机构中开展的文学研究与教育，是树

立作家及其作品“典范性”地位的重要推手。一方

面研究者以专业批评家的身份对文学作品进行阐

释，另一方面文学“正典”的形成也为研究者树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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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权威与学术地位。白先勇在大陆的传播与新

时期“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这一学科的蓬勃发

展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许多高校设立了与台湾

文学或海外华文文学相关的研究机构，一批从事海

外华文文学研究与教学工作的研究人员，对白先勇

文学作品的大陆流布、传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如袁良骏、刘俊等学者，都在白先勇研究领域

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在大陆以外亦有学术影

响力。

时至今日，大陆学界出版了两本白先勇传记

（王玲玲、徐浮明《最后的贵族：白先勇传》、刘俊

《情与美：白先勇传》）与三本研究专著（袁良骏《白

先勇小说艺术论》、刘俊《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

尤作勇《“现代文学”的歧路：白先勇、陈若曦小说

创作比较研究》），举办了两次大型的学术会议（分

别是２０００年汕头大学举办的“白先勇创作国际研
讨会”、２０１２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
的“白先勇先生的文学与文化实践暨两岸艺文合作

学术研讨会”）。通过检索中国知网的学术资源总

库，初步统计，从１９７９年到２０１５年，大陆地区公开
发表的有关白先勇研究的期刊论文近５００篇，而以
白先勇作品（包括翻译研究）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硕

士论文超过１００篇。鉴于已有两篇研究综述（刘俊
《白先勇研究在大陆：１９７９—２０００》、毛泳洁《白先勇
小说研究在大陆：２００１—２０１１》），本文不再进行赘
述。大量学术论著的出现，无疑说明了研究者与批

评家对于白先勇的持续追踪与阅读热情。

文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文学史的编撰，文

学史著对于作家作品所进行的筛选、评价、阐释、解

读，显示了在主流意识形态、审美风尚与著者文学

观念的共同规约下，文学“经典化”之路中的多重面

向。随着大陆“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学科的发

展，有关台湾文学或海外华文文学的文学史教材或

论著应运而生，许多史著都视白先勇为台湾文学和

美国华文文学的重要作家之一。如《现代台湾文学

史》（白少帆等主编）、《简明台湾文学史》（古继堂

主编）特辟专章介绍白先勇，其他如《海外华文文学

史》（陈贤茂主编）、《２０世纪台湾文学史略》（陆卓
宁主编）、《台湾文学史》（刘登翰等主编）、《当代台

港文学概论》（古远清）、《台港澳文学教程新编》

（曹惠民主编）等，都以专节的篇幅对白先勇创作进

行了论述。从上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大陆中国现当
代文学史的编写中，开始注意对港澳台文学进行整

合，台湾文学成为整个现代文学史论述的重要版

块。当前在高校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比较通行的本

科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１９１７—２０００）》（朱栋霖
等主编）在下卷的港台文学部分，即专节介绍了白

先勇、陈映真、黄春明三位小说家；配套的作品选

中，选入了白氏的《游园惊梦》。另外，《永远的尹

雪艳》等被一些高中语文选修课教科书选入。文学

教育因其受众广泛，强制性地培养了文学的读者，

从而间接对文学生产、流通与消费发生作用。学院

体制内的文学研究与教育原本就是以建构、传承、

推广文学“经典”为其分内之职，依托于学科建设，

影响力则以学术圈为中心向全社会辐射，从而积极

地推进了白先勇文学在大陆的接受与“经典化”

过程。

　　二　文学评选与文学的跨媒介转化

早在１９９９年３月，白先勇的《台北人》就曾入
选台湾《联合报》“联合副刊”评选出的３０本“台湾
文学经典”，不过该活动对大陆影响甚微。１９９９年
６月，香港《亚洲周刊》仿效西方的“２０世纪百大英
文小说”而举行“２０世纪中文小说１００强”的评选
活动。杂志编辑部事先列出５００多本参考名单，然
后邀请海内外的１４名评委投票选出一百强，短篇
小说集可以与长篇小说一同参选。投票历时半年，

最后，白先勇的《台北人》排在鲁迅、沈从文、老舍、

张爱玲、钱钟书和茅盾的作品之后，位居第７位，是
上榜的前１０名小说（集）中唯一一部当代作品。虽
然《亚洲周刊》位于香港，但该文学“排行榜”在华

文文学圈影响不小，大陆多家报纸与门户网站都进

行了报导，结果也经常被文学研究者援引。这一

“旨在总结全球华人的写作与阅读经验”的文学评

选活动，是对２０世纪华文文学的一次回望、检视与
评估。同年８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北京图书大
厦联手邀请专家学者参与评选的“百年百种优秀中

国文学图书”的最终结果中，白先勇的《台北人》赫

然在目。以上两次评选活动的开展，以权威专家观

点为导向，影响面较大，无形中推动了筛选、认证经

典中文小说的过程。白先勇《台北人》的成功入选，

并不是一次偶然，说明在全球华人文化圈中已树立

了其作为华文文学经典著作的地位。

如果说“２０世纪中文小说１００强”的评选是由
作为精英的权威专家所认证，进入新世纪后，借助

网络这一新型媒介，新的文学评选开始强调读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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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赋予了广大网民以重构当代文学经典的参与

权。其中２００５年由新浪网读书频道、北京燕山出
版社联袂推出的“华文世纪文学６０家”评选活动具
有一定的代表性。这次评选由北京燕山出版社牵

头，由白烨、倪培耕、陈骏涛、贺绍俊为总策划，先确

定了１００位作家及其代表作作为候选名单，然后邀
请国内现当代文学学科的２５位知名专家组成评选
委员会，在１００位候选人名单的基础上进行书面投
票，以得票多少为序，产生专家评选结果。为了“既

体现文学专家的学术见识，又吸纳文学读者的有益

意见”，主办方采取了专家评选与读者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在新浪读书频道上展开了为期两个月的

“全民网络大评选”，评选结果于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１６
日揭晓。最后，取专家与读者打分的平均分排出

“６０家”的座次，以期“反映２０世纪华文文学发展
的实际情形，体现文学研究专家的普遍共识和读者

对２０世纪华文文学作品的阅读取向”。在最终的
“排行榜”中，白先勇紧跟在余光中之后位于３６位。
不可否认，这次活动掺杂了文学出版机构的商业策

划与操作意识，打造出的文学“经典”直接为系列图

书的后续出版带来了某种“品牌效应”和经济利益。

这次评比，因为设置了网民“公投”环节，显示了当

代文学的“经典化”生成机制已不再由专家完全主

导，借助网络电子媒体，普通读者的评价意见也开

始渗透其中。

杰出的文学作品总是会受到导演的格外垂青，

被转化、改编为其他艺术形式。优秀作品尤其是叙

事文学，可以为影视剧提供出色的文学剧本，保证

影视作品的质量，并提高观众的文学品味，而改编

成功、票房叫座又叫好的影视作品反过来又能普及

案头文学，增加原著与作家的声名。早在１９８４年，
台湾导演张毅、白景瑞就分别根据《玉卿嫂》《金大

班的最后一夜》执导了同名电影，但限于客观原因

无法与大陆观众见面。１９８９年，大陆著名导演谢晋
根据《谪仙记》拍摄了电影《最后的贵族》，放映后

反响很大。其实谢晋最初的打算是改编《花桥荣

记》，但由于当时海峡两岸关系尚未缓和，无法前往

台湾取景拍摄，于是只好放弃而另选《谪仙记》。不

过，父亲留下的遗憾，十年之后却在儿子谢衍手中

得到弥补。１９９７年底，谢衍改编自同名小说的电影
《花桥荣记》在台湾、大陆公映，颇受业界好评，曾入

围第３５届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
２００６年，改编自小说《玉卿嫂》的同名大陆电

视剧上映。２００９年，改编自《金大班的最后一夜》
的电视剧《金大班》播出。虽然它们反响一般，但电

视剧的高度覆盖面与大众性，对于小说原著的宣传

效应是显著的。除了电影、电视剧，大陆还将白先

勇的许多小说搬上了戏剧舞台。１９８８年、２０１１年，
舞台剧《游园惊梦》两度在大陆上演；２００５年，话剧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在京沪两地演出；２０１３年，
《永远的尹雪艳》被改编成沪语话剧。此外，上海越

剧院于２００６年将《玉卿嫂》改编成大型越剧，大获
成功。文学与影视、戏剧的“联姻”与合作，对原著

无疑是一种宣传，既扩大了作家与作品的影响力，

又能促使、吸引电影观众成为文学读者，在影像表

达之外直接捕捉来自语言文字的审美意蕴。不难

发现，新世纪以降大陆对白先勇小说的改编热情持

续高涨，且不同艺术形式的改编容易出现“跟风”现

象，《玉卿嫂》《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等产生了数个

改编“版本”。作家描写交际花或身世曲折的女性

的故事，因暗合大众文化的娱乐性、消费性，往往成

为改编者的首选。白先勇作品在大陆被改编成多

种艺术形式搬上舞台和银幕，首先说明了读者对白

氏小说的喜爱、赞誉与肯定，其次又扩展了其作品

在大陆的受众范围，为白氏小说特别是《台北人》走

向“经典化”的历程提供了一个侧面例证。

　　三　其它影响因素的助力或干扰

除了通过期刊、出版与影视等媒介，以及文学

评选、文学教育等因素，白先勇广被大陆普通民众

所熟知，还有其他不可忽视的因素。其中意识形态

与政治文化因素，白氏作为作家与昆曲活动家的讲

学、新书推介等活动，对于其作品的传播与日益“经

典化”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台湾与大陆的长期分离与对峙，是２０世纪国
内战争的历史产物，在很长一段时间双方都在冷战

思维的影响下互相敌视。１９７９年后，虽然以白先勇
为代表的台湾文学开始了“大陆之旅”，但意识形态

因素依然对台湾文学的传播有所制约。《台北人》

中因为塑造了众多根在大陆的“台北人”形象，他们

挥之不去的“大陆情结”很自然地被大陆论者视作

一种“怀国”“思乡”的情感，一种对故土与祖国的

“怀乡病”。据此，在大陆早期研究白先勇的论著

中，普遍都会强调白先勇的爱国主义立场和爱国作

家的身份。如王晋民认为白先勇描写了台湾人民

和旅美华人的“乡愁”，“实际上是爱国主义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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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曲折的表现，是深沉的民族感情的反映，也是

白先勇作品的一种可贵的素质”［５］。井继成在《略

论台湾小说中的爱国主义精神》（１９８３）一文中写
道：“白先勇的小说，坚持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在暴

露台湾社会黑暗现实的同时，抒写了台湾同胞和海

外华人怀国思乡的真情实感，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

义精神。”［６］这样的论述显示了早期研究者对于白

先勇现代主义手法的隔膜，也隐隐可以窥见盘踞在

文学批评话语中的“后冷战”思维。由此可见，爱国

立场是大陆学者接受、评价、推崇白先勇小说的一

个不容忽视的阐释维度。即使在强调文学“去政治

化”的当下，“政治正确性”依然是白先勇作品得以

在大陆出版、刊行、流传的潜在保障。

新时期以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大陆与台

湾结束了数十年的政治、文化隔绝状态，两岸作家

的互访与交流变成了可能，这些活动的开展，为台

湾文学的大陆流播带来了新的契机。１９８７年，离开
大陆３８年的白先勇，首次归访祖国大陆，应邀到广
州、上海等地参观讲学。与老朋友谢晋的会面，最

终敲定了两人的合作，催生了电影《最后的贵族》。

上海的《文汇月刊》于次年第１期将白先勇作为封
面人物，刊登了他与谢晋关于这部电影的对话录

《未来银幕上的“谪仙”》、小说《谪仙记》和散文《惊

变———上海漫记》。正是这次旅程，白先勇得以欣

赏了久违的昆曲，由此开始了与昆曲的不解之

缘———通过重排《牡丹亭》等剧目，不遗余力地推动

昆曲艺术的传承与复兴。自然，“昆曲义工”的身份

让白先勇在文学领域之外具有了知名度，但不可否

认的是，他对昆曲艺术的推广与宣传大获成功的背

后，一方面契合了国内重新提倡传统文化与“国学

热”的潮流，另一方面则缘于其作为知名作家的影

响力与号召力。新世纪以来，白先勇频繁奔走于两

岸三地，他的足迹踏遍了祖国的各大城市，携着“青

春版”《牡丹亭》走进了许多高等学府。２００４年 ５
月，白先勇来到桂林出席其自选集《青春念想》和剧

本《牡丹亭》的首发式。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圆梦———
白先勇与青春版〈牡丹亭〉》在大陆举行首发式。

２０１２年４月，白先勇花费多年心血编著的图文集
《白崇禧将军身影集》在北京举行了新书首发式。

２０１５年，白氏又携新作《关键十六天：白崇禧将军
与二二八》到北京、上海等地演讲，并于南京大学设

立了“白先勇文化基金”。每本新书面世后，白先勇

都积极配合出版社奔赴各地进行宣传，或到大学或

在书店讲演、签售，并接受媒体访谈，与广大读者进

行面对面的交流、互动。这些“亲民之举”拉进了作

家与读者的距离，也扩大了其作品的深度传播。

《台北人》作为白先勇的代表作，其在大陆的传

布与“经典化”的过程似乎无甚悬念、水到渠成，但

是作者另一部长篇小说《孽子》就显得命运多舛。

小说问世之初，因为其同性恋题材的特殊性，台湾

评论界保持沉默，反应冷淡，有人私下批评小说，认

为它违背了社会伦理道德。白先勇后来回忆道：

“二十年前《孽子》出版后，那时候台湾社会好像不

知如何对待这本‘怪书’，先是一阵沉默，后来虽然

有些零星的言论，但也没能真正讲中题意。要等到

九十年代，有关《孽子》的评论才渐多起来。”［７］

大陆于１９８７年首次引进出版后，陆续出现了
一系列评论文章。石明的《父亲呵，父亲！———评

白先勇长篇小说〈孽子〉》、袁良骏的《白先勇长篇

小说〈孽子〉论辩》是较早肯定《孽子》创作成就的

文章，尽管两位论者也提出小说存在一些缺陷，但

批评的着眼点都是在叙事艺术层面，可谓言之有

据。而陈学兰《“青春鸟”飞向哪里———小议〈孽

子〉思想得失》一文则从保守的道德伦理观出发，将

同性恋径称为“性变态人物”“性倒错者”“畸形恋

者”。《孽子》被解读成“从另一侧面对资本主义社

会病态的又一次重要的摄象”，其重大的认识价值

正在于“深刻地揭露了台湾社会繁荣下掩盖着的黑

暗腐朽”。正因为对同性恋现象持否定、鄙视态度，

论者认为白先勇对同性恋恋情有美化、渲染的“嫌

疑”，在思想倾向上存在偏颇与局限，即“在反映生

活时达到了客观的真实，在解释生活时陷入了主观

唯心主义的泥潭”。［８］这样带有偏见的观点在当时

绝非孤立，如安兴本在《缺失的悲歌与难鸣的梦

魇———台湾当代同性恋文学论》中不但视同性恋为

“可耻之事”，而且竟同意艾滋病是对同性恋的天

谴！到了新世纪，虽然２００１年颁发的《中国精神疾
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ＣＣＭＤ－３）将同
（双）性恋从精神疾病条目中删除，意味着同性恋已

被官方去病理化，但现实生活中，同性恋仍被某些

人视作“病态”，“恐同”心理与文化依然大有市场。

而且，同志题材的影视作品往往无法得到公映，只

能通过地下（盗版）或网络传播。如此文化语境必

然波及《孽子》的传播、接受，相较于台湾掀起的数

波“孽子热”，大陆对《孽子》的接受则显得更为平

淡。由台湾制作的同名舞台剧能否最终“登陆”内

１９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年第５期（总第１１２期）

地依然是个未知数。可以说，与《台北人》已无法质

疑的经典文本身份相比，《孽子》的“经典性”尚具

有不确性，依然在构塑之中。２０１１年，重庆出版社
出版这部小说时以“华文世界最经典的同性恋小

说”作为宣传语，在传达商业意识的同时似乎也框

定了读者的期待视野，引出了一些有趣的议题：当

“经典”需要标签化的修饰语（如同性恋、女性主

义）来限定时，是否意味着存在着不同类型的“经

典”？当从预设的视角进入文本，“经典”本身所内

蕴的丰富性是否被遮蔽？

白先勇凭借其独树一帜的创作面貌与文学成

就，成为台湾文学“回归”大陆语境的领头雁、排头

兵。这一“回归”之旅中，文学期刊充当了白氏的

“发现者”，文学出版则紧随其后；学院体制内的专

家批评与文学教育则依托学科建设，以学术圈为中

心，向全社会辐射状发挥影响力，积极推动白先勇

文学的大陆流传、接受与“经典化”构建；大型文学

评选活动所推出的文学“排行榜”，为作家作品的社

会传播与树立“品牌”鼓吹造势，并直接为相关图书

的出版带来市场利益；频繁的艺术改编中，文字向

影视、戏剧等的跨媒介转化，为白先勇小说发挥了

正面的宣传效应，扩大了其作品在大陆的受众面。

综而言之，白先勇作品得以在大陆广泛、深入

地流传、播布，得益于多种因素的共同“合力”。虽

然本文并不涉及对白先勇文学成就的具体阐析，但

文学期刊与文学出版、专家批评与文学教育、文学

评选活动、跨媒介改编等之所以稳步推进，主要是

作品本身艺术魅力与审美价值瑜光难掩、华彩自绽

的结果。当然，文艺之外的其他因素也在不同层

面、不同程度，以不同形式影响了白先勇小说的“经

典化”路径：意识形态因素为《台北人》《纽约客》等

作品的顺利流通“保驾护航”，商业意识在文学“排

行榜”与图书“出版热”中幽灵般出没，主流伦理观

念则影响了《孽子》的接受；作家显赫的将门出身、

频繁的媒体“曝光度”与“亲民之举”、新作的不断

上市与成功宣传等，都对白先勇作品的热销及其华

文经典作家的形象塑构有所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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